
35少数民族文艺少数民族文艺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wybssmz@126.com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第7期（总第159期）

彩云之南是多民族世代生活的福地，也是民间文学活
态发展的沃土。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奠基人钟敬文
先生曾说：“民间文艺，是民众直接创造的文化的一个重要
部分，同时它还是各民族伟大作家创造的有力的影响者。”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传
承载体，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道路上愈发显现蓬勃生机。
站在新时代，回顾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往，既
是继承历史、观照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学术之旅，也是发挥人
文学科助力社会发展的担当之举。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对它的搜集整理工作，很
早就开始了。但毫无疑问，1949年“边纵”队员杨放对彝族撒
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那
时起，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已走过70年春秋。一路
走来，历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都在中共云南省委
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文联、文化局、高校等多部门团结协
作，工作队员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深入农村，与人民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拜访民间歌手和祭司，
从一个民族到多个民族，从神话故事到史诗歌谣等多题材
先后被发掘、整理和出版，呈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百花盛开
的景象。这一史无前例的搜集整理工作，激发了各族人民寻
找民族“根谱”的热情，在百花园中寻找本民族的“阿诗玛”，
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由之前的自卑变为自信。搜集整理
工作既锻炼了一批热爱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学生，更培养了
本土的民间文艺人才，以康朗英、康朗甩等为代表的歌手为
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一、全面搜集整理的黄金期：发现和发掘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宝藏

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开展了3次有规模的民族民间
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打开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大宝藏。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云
南省文化局、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文工团等组
成若干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全省各地发掘民族民间
文学。例如，1953年，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力的圭山工作组
赴路南（今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
诗玛》，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形象从此深入人心。《阿诗玛》
的成功搜集整理，让闪烁着“人民性”本质特征的云南民族
民间文学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向了世界，也极大推动了民
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1956年，又组织3个调查组赴红河、
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并初步形成哈尼、白、彝、傣、纳西
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情况报告，为后来撰写各民族文学史打
下坚实基础。1958年，“新民歌运动”拉开序幕。云南省组织
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学生、部分文艺干部和基
层文化工作者组成100余人的7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
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重
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对各民族民间
文学做全面调查。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
基》、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白

族故事《火烧松明楼》等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被发掘整理，
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后，云南省又曾几次组织
调查组对拉祜、傈僳、独龙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调
查，更加深入、全面、系统了解各民族民间文学情况。

在全面搜集整理期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巨大宝藏
从首次发现到资源发掘，从一个民族的文学搜集整理到多
民族全面翻译整理，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到民间文学与宗
教关系话题讨论，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呈现了云南民间文学
百花争妍的图景。

二、选编作品的新时期：普查性搜集和编
纂云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力推进，得益于
多方面力量的有力支援。在“前二十七年”，云南省委宣传部
部长、诗人袁勃，云南省文联主席、学者徐嘉瑞等亲自参与
搜集整理，《逃到甜蜜的地方》《望夫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就是例证。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
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遗
产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指导和规划。进入新时期之后，随
着1981年云南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标志着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
究所和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等专业性的业务机
构先后成立，为新时期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和作
品选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84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
成编纂工作全面推行。云南省按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集成资料
编辑体例要求，广泛发动各地力量，全省各州、市，各县、区
都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专门负责民间文学集成选
编工作。历时20年，共普查搜集到1亿多字、300多部资料
集，成为编辑集成的重要基础。云南省成功编纂《中国民间
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云南卷》
（上下）、《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云南卷》，共计600多万字，于
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三套集成”（云南卷）成为具有历史
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和文学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丛书，被誉为
云南文化“长城”。

三、民族古籍翻译的新世纪：书面与口头
民间文学共同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不仅以口头形式传播，还通过
民族古籍文献记载方式流传至今。在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
中，彝、纳西、傣等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
年来，这些民族不仅用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口头
民间文学，还用民族文字将之记录在册。因民间文学与民间
信仰、祭祀仪式等息息相关，民间的知识分子兼宗教祭司，
诸如毕摩、东巴和赞哈等成为本民族最权威的民间文学传
承者。改革开放初期，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精神指引下，

一批民族翻译人才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后，深入乡村，向毕
摩、东巴、赞哈等收集、翻译和整理大量的民族文献古籍和
口传古籍，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云南省民族
古籍整理办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
院、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少数民族
古籍征集抢救保护工作。新世纪以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
（106卷）、《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
全集》（100卷）等先后出版，成为涵盖民族神话、创世史诗、
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多种类别在内的精品力作。
《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
化遗产总目提要》等，都是民族古籍文献中民间文学精粹的
汇编，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范围“非遗”保护的呼声日益高
涨，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云南民族民间
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抢救工作走上法制化道
路，一大批曾在黄金期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列入国
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例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史诗《梅
葛》《查姆》，哈尼族的“四节生产调”、哈尼哈巴，纳西族的
《黑白战争》，拉祜族的叙事长诗《牡帕密帕》，阿昌族的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佤族的史诗《司岗里》等，已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应地，王玉芳、郭有珍、方贵
生等一大批民族歌手、民间文艺人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效保障了民间文学
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此外，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昆明、大理、丽江等市、州的又一批民间文学经典入选，
为“非遗”保护增添新的成果。

四、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
整理必将迈上新台阶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
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工程”被列为重点实施项目之一。大系出版工程按照

“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则选编，以省立卷，按
体裁归类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到2025年，
预计出版民间文学各类别的大型文库1000卷，共10亿字，
并建成“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云南省以丰富的民间
文学资源、多元的民间文学内容和多样的民间文学文类，积
极助力大系出版工程。2019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
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中国
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二）》作为出版工程首批成果，
向世人展示了云南民间文学的丰富性，进一步推动了全社
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与发展的热潮。

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在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基
石，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必将从全
面发展走向辉煌绚丽。

不
断
深
化
对
文
学
桂
军
的
系
统
性
研
究

不
断
深
化
对
文
学
桂
军
的
系
统
性
研
究

—
—

从
《
韦
其
麟
研
究
》
看
《
文
学
桂
军
研
究
资
料
丛
书
》
的
价
值

□
李
建
平

呈现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呈现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
————回望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回望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 □□刘建波刘建波（（彝族彝族））

■■综综 述述

小说的两种境界小说的两种境界
□□马笑泉马笑泉（（回族回族））

■■声声 音音

任何一种文体能够成立，均有其他文体不可替代
之处。小说的“近邻”是戏剧和散文，但戏剧和散文不
能替代小说，反之亦然。欲成就这一文体，首先须在不
可替代之处用功，以求“是其所是”。

就小说而言，写作者切勿被“写得像抒情诗一样”
“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等说法所迷惑。此等说法主
观上或许是在赞美，客观上实乃指证小说创作之失
败。小说家首要工夫在于将细节尽力抻开，细节与细
节之间进行精密衔接，这与诗之浓缩和跳跃背道而
驰。诸多细节精密衔接之后，还须呈现为一个立体化
的整体，此为小说的结构艺术，与散文的平面结构（即
章法）有质的区别。戏剧亦求立体结构，但为物理空间
和时间所限，须删繁就简，高度压缩。古典主义的“三
一律”虽为后世浪漫派和现代派戏剧家所诟病，然其
能确立并统治西方戏剧界多年，皆因其着眼于戏剧之
所以成为戏剧之处，即从某个角度确立了“是其所
是”——虽然它是一种狭隘化的理解和规定。小说不
若戏剧为物理空间和时间所限，结构既可保持主干之
鲜明，又可最大限度地包容枝叶之繁衍，此不一定为
小说结构优于戏剧结构之处，但定为小说区别于戏剧
之处。细节、结构之外，人物之塑造、氛围之营造、语言
之讲究，小说皆有与其他文体泾渭分明之处。写作者
宜先于这些泾渭分明之处用功，虚心体察，孜孜以求，
把小说写得“是其所是”，方有望成为合格的小说家，
也即达到专业水准。小说家不必以小说创作为职业，
但必须达到专业水准，否则即便以小说创作为职业，
终究只是业余作者而已。小说家“是其所是”，只能从
小说“是其所是”中求得。

能够完全、准确地“是其所是”之后，小说方无愧
于小说之名，小说家方无愧于小说家之名，正所谓名
与实符、表里浑然，足以泰然自立、悠然自得。然在艺
术上有大抱负者，还须往“是其所不是”上用功。小说

“是其所不是”，入手之处，在于竭力将他种文体之长
化入小说之体。此非“写得像抒情诗一样”或“散文化
的小说”，而是将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戏剧、文学评
论、报告文学之有利因素化入小说——“写得像抒情
诗一样”或“散文化的小说”则系自家根基尚未铸牢而
被他者所化。能将其他文体化入小说而不失却自家根
本者，亦能将其他艺术门类如电影、音乐、舞蹈、绘画、
书法之有利因素化入小说，还可从哲学、语言学、历史
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种种日
常手艺、游戏中采撷有利因素化入小说，以此拓展小
说的边界，充分释放小说的诸多可能性。《务虚笔记》
将哲学思辨化入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将音乐
化入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将塔罗纸牌玩法化入小
说，此皆为成就小说之大而又不失其为小说者也。不
失其为小说者，“是其所是”之功；成就小说之大者，

“是其所不是”之功。先求小说之“是其所是”，后为小
说之“是其所不是”。如何能“是其所不是”？须由小说
所不是处求其是，方可“是其所不是”。此番功夫不可
颠倒来做，须步步夯实，层层踏进，否则容易堕入所谓
跨文体写作的歧途，自欺欺人，糊涂了事。

这两种境界，修炼时有先后之别，成就后却难分彼
此：“是”中有“不是”，“不是”中有“是”，两种境界实为一
种。这两种境界，亦不为小说所独有，而为一切文学门类
所有；亦不为文学所独有，而为一切艺术所共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
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
潮文学轮番上演的十余年后，到20世纪
90年代初期，随着“陕军东征”的行动，区
域作家群创作成为文学界的亮点，出现了
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鲁军、文学湘军、
文学晋军等作家群体。在祖国西南角的广
西，也冒出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家群，
它就是以“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三
人为领军人物的文学桂军。有学者评价
说，“文学桂军的崛起，既是改革开放催育
的文化硕果，又是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区
域文化崛起的一个印证。”“他们以现代和
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让文坛大吃
一惊。”

对于区域作家群的研究，学者杨义曾
说：“在我的意念里，中国文学地图的绘制，
需要在时间纬度上强化空间纬度的研究，
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的活力’的研究。”
文学桂军就是这种“边缘的活力”的重要代
表，其生成机制、创作现象和内蕴规律，对
区域作家群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标本意
义。2004年，“文学桂军研究”进入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立项，许多重要的研究与批评
成果不断涌现。青年学者钟世华2015年
开始主编《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其编
著的第一本著作《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
韦其麟研究》2019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将文学桂军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体现了
新的学术创新性。

第一，系统性建构。进入21世纪以
来，对文学桂军的研究不断深化，如《广西
散文百年》（徐治平主编，2004年）、《广西
文学50年》（李建平等著，2005年）、《广西
文学艺术十三年现象研究》（蓝怀昌主编，
2007年）、《广西文学艺术六十年》（潘琦主
编，黄德昌、容本镇执行主编，2010年）
等。这些研究做得非常扎实，但都不是对
文学桂军的专项研究。即使是2004年对
文学桂军作专项系统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
崛起及意义——文学桂军论》，仍未将改革
开放以来至90年代初的重要作家囊括入
内。《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目标是建
立全面、系统的有关“文学桂军”的资料体
系。钟世华以开阔的视
野将研究范围进行拓展，
编入了《文学桂军论》未
纳入的老作家周民震和
韦其麟研究，还有朱山
坡、田耳等新锐作家的研
究。当然，要把资料做
全、做专，不可能面面俱
到，只能先从个案研究开
始。这套《文学桂军研究
资料丛书》，目前暂定编
选周民震、韦其麟、东西、
杨克、林白、黄佩华、凡一
平、朱山坡、田耳9位作
家的研究资料专集和1
本收录李建平、张利群、
容本镇、张燕玲、黄伟林
5位评论家的研究资料
合集。如此选择，有经费
的原因，也有对一些前人资料工作已做得比较完备的作家的回
避，还有对一些资料尚不充沛的作家的舍弃。文学创作和文学
评论是文学事业的两翼。可以说，这套丛书实现了“两翼兼
顾”。如此这般，使文学桂军研究的系统性建构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资料详备，其中不少是新挖掘的材料。《文学桂军研究
资料丛书》的《编选说明》中说：“本研究资料共分为7大部分，即
作家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印象、评论文章选辑、研究论文
选、作家作品索引、研究成果索引。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30
年代出生的老作家增加‘文学史有关作家的章节’这一部分内
容。”可见编著者有着系统的资料收集理念。编著者深谙研究资
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收集资料用功甚勤。在《韦其麟
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多篇韦其麟的回忆录，如《难以磨灭的童年
记忆》《记忆山野里最初的花朵》《学生时代的课余爱好》《1957
年，告别珞珈山》《难忘岁月》《鹧鸪江琐记》等，读者可以由此了
解到作者早期生活中的种种境况。书中还附有一封韦其麟《致
友人》的书信，韦其麟说到，不少资料自己都忘记了，却被编著者
搜寻整理了出来。另外，《韦其麟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周作
秋编选的《韦其麟作品系年（1953—1983）》进行补充，使资料更
加完整。

第三，以研究理念进行资料汇编。以往编作家研究资料集，
大体有“冷编”与“暖编”两种。前者是单纯辑录编排资料，甚至
都不作分类，避免出现编者的态度。后者则在客观辑录编排的
基础上，或多或少地透露编者的态度甚至观点，通常是在书前写
一长序，表述编者的工作目的，表达工作态度，甚至评价意见，以
期帮助读者理解编者意图和正确使用资料。《文学桂军研究资料
丛书》应该属于“暖编”类型。书中还收入编著者的研究论文，如
《韦其麟研究综述》《壮族身份认同中的民族寻根与文化守
护——韦其麟诗歌研究之一》等。在《韦其麟研究综述》中，编
著者鲜明提出编撰资料性研究专著的设想：“当下对韦其麟的
研究应出现诸如创作年谱、作品与研究文章索引以及研究文
选等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梳理、挖掘
与反映韦其麟自身的创作实绩与文学价值，对韦其麟的创作
状况有更为清晰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学界对韦其麟的
后续研究提供资料上的便利，为韦其麟作品的诗学价值与史学
意义的进一步呈现做好铺垫。”如此强烈的理念扩张，体现了以
资料烘托研究、以研究引导资料的编著模式，促进文学桂军资料
学研究的学理化。

文学桂军是多民族作家群体，广西文学呈现的是各民族文
学繁花竞艳的状貌。一部《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呈现的是
民族地区多民族文学融合之美，也隐藏着民族作家崛起之堂
奥。这种研究是对区域多民族文学的多元审视、综合思考。从
已经出版的《韦其麟研究》来看，这套丛书建立起了广西作家综
合研究的构架，无论是对于“存史”还是助推研究来说，都必将有
着重要的价值。

本报讯 6月20日，“内蒙古作家阿云嘎先生追思
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冀晓青、副主
席包银山，作家哈斯乌拉、刘成、邓九刚、尚贵荣、哈达奇·
刚、乌雅泰、萨仁托娅、布仁巴雅尔、阿古拉泰，阿云嘎的
女儿塔娜、那日苏等20多人参加追思会。内蒙古作协主
席满全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大家共同追忆与阿云嘎交往的点点滴滴，
怀念他豪爽的性情、坦荡的胸怀、杰出的才华，以及在创
作上取得的成就。大家认为，阿云嘎的作品深刻地反映生
活现实，同时也以温暖的人性光辉去照亮人们的心灵，指
给人们光明的生活前景。他自觉地践行着一个作家的社
会责任，用生命的旋律谱写了代代相传的文学篇章，无愧
于作家的使命。我们召开追思会，深切缅怀阿云嘎先生的
同时，要充分发挥以阿云嘎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
的引领示范作用，始终坚持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要始终坚持为
草原书写、为人民放歌的责任担当，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
活中找寻灵感、汲取营养、丰富创作，推出更多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始终坚持崇德尚艺、
德艺双馨的精神风范，自觉追求创作与修身共进，追求人
品和艺品俱佳，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
学工作者。

“骑手绝尘去，文章传人间”，阿云嘎从事文学创作
40余年，出版有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僧俗人间》《有声
的戈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燃烧的水》《拓跋力微》、中
短篇小说《大漠歌》《幸运的五只岩羊》《“浴羊”路上》等。
这些作品为大漠草原而书写，从个人的生存经验出发，表
达对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生态环保、人民
精神风貌变化等方面的思考。在其作品中，个人经验故事
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现代化的进程联系在了一起，
深刻反映古老草原在新时期的巨大变迁。

塔娜、那日苏代表家属向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表达了谢意。她们
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写文章，其实在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父亲为
人谦和，待人接物从来都是和善而且宽容。父亲总跟我们讲，他作
为一个牧人的孩子，能有今天已经很知足了，他知足常乐的性格深
深地影响了一家人。我们会继承父亲乐观向上的精神，做好人，做
好事。 （蒙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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